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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宋慶齡與她身邊的衛士長的故事，因其眾說

紛紜，故一直處於一種撲朔神秘的狀態，蒙上了一層雲遮霧障般的傳奇

色彩。就是遍搜相關資料，人們也很難從中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隨著

當年曾擔任宋慶齡第一任衛士長的靳山旺同志的公開亮相，這才使得這

一個個歷史謎團浮出水面，成為了人們不可多得的一份份珍貴的歷史資

料，填補了研究宋慶齡生平思想、人格、生活等方面的空白，從而也把

一個血肉俱豐的宋慶齡較為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有多位衛士長（警衛秘書）擔任過宋慶

齡的保衛工作，本文要記錄的是其中在宋慶齡身邊作出過重要貢獻或給

她留下過不快回憶的四位衛士長（警衛秘書）與她之間的故事：為甚麼宋

慶齡會意味深長地給她的衛士長起了個“大炮”的昵稱，並由衷地把他稱

作“亡命之徒”？為甚麼忠誠的衛士長要託詞離開宋慶齡？宋慶齡在出訪

印、緬、巴等國的時候又遇到了甚麼危險？而她的衛士長又採取甚麼辦

法巧妙地保護她？為甚麼不經她許可任何男性不得擅自登上二樓？為甚

麼宋慶齡要賭氣地宰殺她所心愛的鴿子，並最終動用中央警衛連的武力

解除了那個警衛秘書的武裝？而這四位衛士長（警衛秘書）的人生最後歸

宿又是如何……

這一切，都是本文想向各位讀者破解的機密—一段段真實而不加任

意文飾的史實。

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作者分別用了“衛士長”與“警衛秘書”這樣

兩個稱謂，來區別曾擔任過宋慶齡警衛工作的保衛人員。在這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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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有必要就此作一說明。衛士長與警衛秘書應該是兩個不同職位的概

念：衛士長是國家公安部特派到宋慶齡身邊擔任保衛工作的帶兵的幹部，

他有調遣指揮守衛在宋慶齡周圍警衛軍隊的權力，長於武裝保衛；而警衛

秘書則是政府機構（即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調派到宋慶齡身邊的保衛

幹部，長於安全管理。後來隨著政權鞏固和時代氣氛改變，衛士長一職

逐漸由警衛秘書所替代。

貫穿本書的主角靳山旺同志，就是宋慶齡身邊的第一任也是最後一

任衛士長。他除了本是行伍出身（畢業於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1953 年

曾受國家公安部八局特派之外，在此之前就已是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分

隊長了，後來靳山旺因警衛工作成績顯著，榮立三等功；1958 年，他調

離宋慶齡身邊後，先後受命擔任沈鈞儒副委員長、劉伯承元帥的警衛與

副官；1959 年又被調到中央警衛團任周恩來總理的衛隊長。所以，稱他

為宋慶齡的衛士長當是名符其實的。

筆者曾以 20 年時間採訪與寫就了《宋慶齡與她的三個女傭》，2004

年 9 月又攜帶夫人一起以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的態度，專程赴西

安、北京、上海等地進行採訪，再次成功採訪了至今健在的宋慶齡身邊

工作人員們，並得到了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何大章副主任的大力

支持，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在宋慶齡身邊”系列寫作計劃中的第二部—

《宋慶齡與她的衛士長》。現在，作者惴惴地把這部作品呈獻到讀者諸君

面前，希望得到各位讀者、專家的批評與指正。



第一章  特殊使命

國家公安部長特賦使命，公安部八局局長岳欣暗授機宜，19

歲的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分隊長靳山旺將受命執行一項神聖而又

重要的任務⋯⋯

“砰砰砰！”位處北京市西城區木樨地培訓基地的國家公安部專設

的靶場上傳來一陣陣清脆的槍聲，一群身穿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的軍

人正在那裡實彈練習。他們是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的學生，都是國家

公安部從全國軍隊中挑選上來的優秀而年輕的班、排、連幹部。中央

公安學院的前身是華北公安幹部培訓班，創辦於 1948年 7月，經歷了

華北公安幹部學校、中央公安幹部學校、中央公安學院、中央政法幹

部學校等階段。彭真同志、羅瑞卿同志兼任過校長。1984年 1月改建

為全日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當時分為西城區木樨地與大興縣團河兩

個校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如何更有效地保衛國家黨政重要

領導人的安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培養更多訓練有素的安全保衛幹部

的問題，已擺上國家公安部的重要議事日程。

1953年 11月的一個下午，金黃色的陽光披灑在一位英姿煥發的年

輕軍人的身上，他身高一米七左右，粗壯的四肢與挺拔的身軀、再加

上那張國字臉與一對濃黑如漆的臥蠶眉，給人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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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他剛擊發完最後一顆子彈，倒過槍身，輕輕吹去槍管裡飄逸出

來的青煙，靜候靶台方傳來的報靶聲，忽然，一位戰士氣喘吁吁地奔

到他身邊，輕聲報告道：“靳隊長，有電話。”

“哦，等一下。”時任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分隊長的靳三旺操著一

口濃厚的陝北口音一邊回答，一邊仍目不轉睛地等待著靶台方向傳來

的報數聲。前不久的彙報表演中，他剛獲得中央警衛師頒發的二級射

手的稱號。但他很不滿意，因為他明白自己那天的最佳狀態還沒發揮

出來，由於當時中央首長正端坐在主席台上觀摩，緊張的心情使他至

少有兩槍打偏了。要不，他完全可以拿下一級射手的證書呢！

靳三旺的自信並非沒有道理，1948年，他還只有 15歲，就頂替

大哥的名額，應徵成為了陝北神府獨立大隊的一員戰士，並於當年的

11月隨部隊開拔到了神木，12月進入山西的興縣，次年正月隨部整編

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六軍十七師五十團。在扶眉、西府的戰

役中，由於靳三旺作戰機智、殺敵勇敢，年僅 16歲的他就被任命為班

長，榮獲二等物質獎勵。1949年 5月 20日，靳三旺隨軍從南門進入西

安城。西安解放後，他又隨軍在終南山的牙子口與胡宗南的殘餘勢力

打了一場惡戰。勝利返回西安後，他又隨軍在咸陽的王橋、石橋給馬

鴻逵的反動軍隊以迎頭痛擊，一直將其追擊到甘肅。在這次戰鬥中，

靳三旺光榮負傷，住進了第一野戰醫院療傷……1952年，中央要從西

北野戰軍中挑選 12位政治覺悟高、作戰勇敢、有文化基礎的班排連幹

部到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學習，靳三旺被選中。那一年，他才 18歲。

“靳隊長，是公安部的電話呢。”眼見靳三旺還在等候靶台方向的

回音，那戰士急了，忙在他耳邊提醒道。

“嗨！你咋不早說呢？”靳三旺一聽是公安部來的電話，也急了，

連忙一邊收起手槍，一邊撒腿就往隊部跑。果然是公安部來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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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中寥寥數語向他傳達了首長的命令：即刻速前往公安部報到。

軍令如山倒。靳三旺不敢怠慢，急忙坐上吉普車，風馳電掣般地

直駛公安部。

時為國家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與八局局長的岳欣，正端坐在部長

辦公室恭候他的到來。不及寒喧，羅瑞卿便笑咪咪地望著眼前的年輕

人快人快語地來了個開門見山：“小靳同志，經過組織上研究，決定派

你去完成一項重要的任務，我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過去我們也派

過一些人，但都沒有完成任務，這次就靠你了。”

聽到這裡，靳三旺不由一愣，心裡頓時緊張了起來，心想：這麼

重大的任務，過去別人都完成不了，現在讓我去，還就“這次就靠你

了”呢！萬一我也完不成，那可怎麼辦？一時靳三旺不知怎麼回答才

好，怔在那裡沒說話。

這時，岳欣在一邊鼓勵道：“三旺，這個任務，你能完成的，因為

這是組織上經反復研究才決定的。我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

岳欣局長的鼓勵，立即提醒了靳三旺，他明白，這是軍令，是任

何時候都無可推諉的軍令！作為一個軍人，必須無條件接受。所以他

當時就“啪”地一個立正，一如既往地扯開他那天生的大嗓門，洪亮

地回答道：“是，請首長放心，我保證完成任務。”

“哈哈哈……”羅瑞卿一邊笑著，一邊站起身，隔著辦公桌握住靳

三旺的手，“服從命令聽指揮，這才像我的兵嘛！去吧，小靳同志，這

也是組織上對你的一次考驗，希望你珍視它。”

回答聲是洪亮的，但畢竟不代表底氣，尤其是羅部長的那句“過

去也派過一些人”，更使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岳欣局長把他送到

吉普車前準備上車時，他再也忍不住，低聲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長，

我就問一個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那些人為甚麼都完不成任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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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原因在哪裡？”

這句問話，就充分表現出靳三旺的聰明與機靈之處了。他明白，

現在若提是個甚麼任務這樣的問題，岳欣局長肯定不會回答他的，要

回答，剛才在部長辦公室羅部長就會明白無誤地告訴他了。所以，他

現在趁身邊只有岳局長，拐個彎，打探人家到底為甚麼沒完成任務。

只有找到了人家失敗的原因，自己才能對症下藥，去完成部長局長交

辦的重要任務呢！同時，也可以從此推測出自己大略要去執行的是一

項甚麼重要的任務。

岳欣見靳三旺這麼機靈，便不假思索地低聲回答道：“這兩個傢伙

沒完成任務的原因其實也簡單，就是一個與廚師打了架，居然把人家

的胳膊用刀子劃傷了；另一個更是荒唐，居然連自己的手槍也沒保管

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嚇壞才怪呢！”

儘管岳局長沒再往下說，但靳三旺已從他的簡短回答中大致知道

了：自己將被組織上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長的身邊擔任保衛工作，

而原先曾有兩名在那位中央首長身邊工作過的人，卻都因缺乏嚴明的

組織紀律性而失敗，被撤換下來了。

又是一個月明星朗的深秋之夜，靳三旺躺在宿舍裡，此時萬籟俱

寂，偌大的首都已進入甜美的夢鄉，午夜在外值勤的哨兵也都已換崗

了，但他還沒有一點睡意，興奮、猜測與緊張，使他的那雙大眼睛瞪

得更大了：此去將在哪位中央高級首長身邊工作呢，是朱德？是劉伯

承？還是周恩來？或是劉少奇？似乎都不可能。因為他們都是從戰爭

的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人，他們絕不會因為一個戰士的槍支走火而被

“嚇壞”。

這兩個傢伙也太放肆了，怎麼一個居然敢與廚師動刀打架、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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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竟讓槍支走了火呢？難道他們連自己的基本職責都忘了嗎？作為

一個警衛員，就是萬無一失地保證首長的安全，也只有絕對保證了首

長的安全，才是幹好了工作，從而才能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進步呀！

說實話，自打當上班長那天起，靳三旺心底就有了一個目標，那就是

一定要在部隊中立功受獎，從而一步步前進，最終當上一個諸如軍政

委之類的大首長，指揮千軍萬馬為革命衝鋒陷陣，為生養自己的父母

親爭光添彩。難道他們連這一點志向都沒有嗎？

這一夜，靳三旺沒好好地睡著，那個中央大首長究竟是誰，始終

成為一個難解的謎，擱在他那年輕的心裡頭。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岳欣調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與焦萬友一

起，把靳三旺連同他早就準備好的簡單行李，接出了中央警衛師政保

大隊，然後從西長安街到東長安街，沿著一條狹窄曲折、環境嘈雜的

小巷前行，一直把靳三旺送到了北京東城區的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

驗證開門的時候，靳三旺抬頭看了一下門牌：方巾巷 15號。當年，

畫家徐悲鴻及其夫人蔣碧薇從日本考察歸來時，就曾聽從康有為的建

議，居住在這條方巾巷裡。

大門有警衛站崗，證實了靳三旺原來的猜測：裡面住著的肯定是

位大首長。靳三旺為自己的準確分析而暗暗高興，不由悄悄地整了整

軍容，隨岳欣局長一前一後走進了院子。

方巾巷 15號是一座兩層樓的四合院，停車拾級進院後，迎面是樓

下名為“紅廳”的會客廳，偏北是一個小飯廳，左右有東西兩廂房。

紅廳裡置有壁爐，壁爐兩邊各置兩個櫃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

二三十年代某家富戶的住宅。

進入院子，已有一個被岳欣稱作盧秘書的年輕女子（盧季卿，宋

慶齡 1950年至 1958年的秘書）笑吟吟迎接上前。顯然，岳欣與盧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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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相熟，一番握手寒喧後，她便把岳欣與靳三旺領進了正對院門的那

個會客廳裡。

會客廳正中的沙發上，坐著一位端莊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婦

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著來人微微點頭示意。猛然間，靳三

旺覺得這位女士很面熟，似在哪裡見過，但一時卻想不起來是誰。正

在回憶著，岳欣很有禮貌地向她介紹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來的靳

三旺同志，經過組織上的考察，決定從現在起派他到你這裡來工作。”

原來她是大名鼎鼎的宋慶齡呀！不等岳欣把話說完，靳三旺便恍

然大悟了，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陣莫名的緊張：看來，我從現在起

要在這位尊貴的女士的身邊工作與生活了，這可不太妙呀，不說人家

有著令人敬畏的身份了，就說人家那種生於大城市、長於洋世界的嬌

生慣養的生活習慣，就先使自己怵了七八分，如此高貴偉大的人物，

叫我這個來自陝北黃土高原的土包子怎麼服務呢？一般來說，女同志

尤其是那種生長在大城市、出過洋的，都對生活很挑剔。

懷著無比複雜的心情，靳三旺上前畢恭畢敬地向宋慶齡行了一個

軍禮：“宋副主席您好。”

“好，好。”宋慶齡目不轉睛地打量著面前的俊小伙子，不顧岳欣

的示意，兩手一撐扶手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同時向靳三旺伸出了手，

“歡迎你來幫助我工作。聽說你在部隊裡表現不錯，打仗勇敢，又立過

戰功，你來幫助我工作我非常高興。”宋慶齡操著一口明顯帶著上海

方言的普通話，熱情地招呼岳欣與靳三旺坐下，同時讓一邊的保姆鍾

興寶沏上了三杯綠茶。靳三旺自參加革命以來所接觸的首長中，最大

的是羅瑞卿部長，他還是平生頭一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一位比羅部長

級別還要大的中央首長，而且面對的是世界聞名的“國母”、中華人民

共和國副主席，所以坐在那裡很拘束，他一邊藉把玩茶杯來掩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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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促，一邊習慣地用眼角的餘光打量正與岳欣談笑風生的宋慶齡。

在當時靳三旺的眼裡，宋慶齡至多只有四五十歲，她那紅潤白膩

的膚色、略顯發福的體態與一絲不亂的頭髮，都無一不顯示著她對自

己的精心保養與呵護。其實，要是靳三旺知道當時的宋慶齡已是整整

60歲的老人的話，說不定他會吃驚地把雙眼瞪個溜圓呢！細心的宋慶

齡早就覺察到了身邊這個年輕小伙子的尷尬，於是，她笑著示意一邊

的盧季卿秘書拿來一張紙片與一支鋼筆，放到了岳欣的面前。

岳欣馬上明白了，立即笑著把筆與紙推到靳三旺面前命令道：“靳

三旺同志，這是一份個人簡歷表，請按規定填寫吧。”

靳三旺正愁手腳沒處放呢，當即接過筆與紙，伏在沙發椅上寫了

起來。

姓名：靳三旺；性別：男；出生年月：一九三三年二月；

民族：漢；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份：軍人；籍貫：陝西

府谷⋯⋯

靳三旺對這類表格並不陌生，從參軍開始直到挑選進公安學校，

他可沒少填，何況是自己最清楚的個人簡歷呢，所以他當即完成任務

交了差。只是他對自己肚皮裡的那點墨水是瞎子吃餛飩—心中有數

呢，只怕把字寫得像蛇遊狗爬似的給人家大知識分子看不起，所以他

在書寫時，右手竟微微地有些顫抖。

“不錯不錯，你的字寫得不錯嘛！”哪知宋慶齡接過靳三旺填畢的

個人簡歷只看了一眼，就笑著當場誇獎開了，就這一句話，頓使靳三

旺心中感到一陣寬鬆，一個隱藏在他心中的小秘密，差點使他忍俊不

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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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欣局長起身告辭時，他那握別靳三旺的手分明使了勁，目光炯

炯地似乎要在靳三旺的臉上扎出幾個洞：“三旺同志，好好幹，可別辜

負了組織上對你的信任與期望呀！”

“是！”望著岳局長充滿信任與鼓勵的雙眸，靳三旺用力地點點

頭，心裡卻說：我都從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中闖過來了，還不相信自

己幹不好這和平年代的保衛工作？岳局長你就放心吧！

目送岳欣他們離開方巾巷，宋慶齡就適時地令鍾興寶領著靳三旺

四處走走，先熟悉一下她們生活工作的地方。

樓上是宋慶齡及 1952年 3月就到她身邊工作的鍾興寶阿姨居住的

房間（李燕娥留守在上海的宋家中），正中分別是會客室、小餐廳與書

房，小餐廳裡擺著一套紅木桌椅與一台當時還不多見的冰箱，會客室裡

擺著一台不知名牌的外國鋼琴，鋼琴上方還亮著一盞紅色的小電燈。鍾

興寶告訴靳三旺，說這裡陰暗潮濕，主子為防鋼琴受潮損壞，除了常年

把琴蓋打開外，還在上方點亮這盞紅電燈，以起到除濕烘乾的作用。

“主子？”解放多年了，這個明顯代表著主僕關係的稱呼已久違，

靳三旺不由一怔，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阿姨你剛才說主子？”

“是呀，夫人不是我們的主子嗎？我們家裡人可一直這樣叫她的，

李姐也這樣叫她。”面對靳三旺的疑問，鍾興寶直言不諱。

“那、那我以後，也這麼稱呼她呀？”靳三旺接受不了這樣的稱

謂，不由心中左右為難。

“嘿嘿。”鍾興寶見狀，不禁笑了，操著一口蘇州普通話解釋道，

“你是公家的人，你該怎麼叫仍怎麼叫嘛，宋副主席，剛才你不是叫得

蠻好的嗎？不過，盧小姐不叫宋副主席，而叫她夫人的。反正，你們

都是公家的人，你們自有你們的規矩。我也弄不懂。”

大字不識一個的鍾興寶一邊自言自語，一邊領著靳山旺一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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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房間地看著，可她身後的靳三旺心裡卻感到總不是滋味：主子，

這種明顯帶著封建資產階級烙印的早就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

取締了的名詞，卻仍在這樣一個堂堂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家中被

直接使用，他實在想不通！

其實，鍾阿姨的這聲“主子”，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是甚麼意思，只

是當年跟著李燕娥大姐稱呼而已。由於鍾興寶與李燕娥都是宋慶齡以

私人的名義雇傭的，她倆的月薪也都是宋慶齡從自己的稿費或工資中

提出來發放的，所以在李燕娥的影響下，鍾興寶一到宋慶齡身邊，就

沿襲著李燕娥大姐的習慣叫法，對外稱呼宋慶齡為“主子”、對內稱呼

宋慶齡為“夫人”。直到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夕，她倆才在

宋慶齡的一再糾正下，對內尊稱宋慶齡為“夫人”，對外則一律尊稱宋

慶齡為“首長”了。遺憾的是鍾興寶阿姨仍不知“首長”是個甚麼官

銜，再加上她的蘇州普通話實在糟糕，所以直到後來她回到蘇州老家

接受筆者採訪時，仍一口一聲地把宋慶齡稱為“所長”，以致筆者起初

還以為宋慶齡果真擔任過甚麼所長呢，直到筆者不得不向她的兒子請

教後，才弄明白。

閒話不多說。1933年 2月，靳三旺出生在陝北府谷縣清水鄉長溝

村一個極為窮困的普通農民家裡，他家兄妹 5個，在四個男孩中他是

老三。由於家中生活特別艱難，所以在 9歲的時候，他就開始給同村

的富人趙家做短工，剛齊桌沿高的他就幹著放羊、砍柴、挑水、拉風

箱等苦力活。幸好靳三旺自幼聰明伶俐又勤快，所以討得了趙家的歡

喜，不但能天天吃飽飯，到年底，還能掙回兩斗糧食回家過年。直到

1947年，他的家鄉得到解放，他才結束了短工生活，在區政府當了名

通訊員。1948年，解放區動員年輕人參軍。當時靳三旺只有 15歲，年

齡不夠，應該由他大哥去當兵，但大哥是撐家的頂樑柱，母親說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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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他走，而他的二哥也因故不能去，最後，靳三旺就主動站出來向

父母請纓：由他替代哥哥參軍。就這樣，靳家巧使“狸貓換太子”，把

才 15歲的靳三旺送進了軍隊的門。

像這樣一個深受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迫的窮小子，如今要他一下子

接受“主子”這種封建殘餘稱呼，這叫他怎麼想得通？

然而，既然組織上把重任放到了自己肩膀上，那麼，自己無論如

何也得聽從組織上的安排，硬著頭皮幹下去。當晚他居然被宋慶齡招

呼著坐在一桌吃晚飯時，他愈發感到了拘束與局促。

晚飯桌上就宋慶齡、鍾興寶、盧季卿與靳三旺四人。一坐下，靳

三旺就發現自己剛巧坐在宋慶齡正對面。餐桌上僅四菜一湯：燒魚、豆

腐、青菜、春筍與榨菜肉絲湯，主食是米飯。靳三旺沒想到堂堂一個

國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簡單。其實，靳三旺不知道，宋慶齡的日

常生活一向如此樸素，她的一日三餐相當簡單：早餐是兩片麵包、一

杯咖啡或一杯紅茶，在上海家中時，還讓服務員周和康上街為她買大

餅油條來吃；午餐吃米飯，兩葷一素一湯，因她喜歡吃魚，兩個葷菜

中總有一個是清蒸或紅燒魚；下午的點心是一杯牛奶；晚餐僅小米粥

或泡飯一小碗就可以了。有時得空，她會親自下廚房燒菜，烹調京蔥

牛肉、豆腐以及由紅菜頭、洋蔥、茄子、西紅柿、青椒組合的素菜等。

此時此刻，坐在宋慶齡對面，靳三旺總時時感到宋慶齡的目光在

掃描著自己，這使他吃得更加拘謹了，舉首低頭都不合適，吃快用慢

都不行，由於靳三旺第一次使用公筷，所以到後來簡直連夾菜都不知

怎麼夾了。以致剛吃完一小碗飯，他就推說吃飽了，擱下碗筷要起身。

“不行不行，像你這樣的年輕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飽，只有吃飽

了，才能幹工作嘛！還得吃，還得吃。”這下，宋慶齡實在忍不住了，

笑著站起身，並親自為靳三旺盛了滿滿一小碗飯。眼看著靳三旺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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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二吃完第二碗，宋慶齡又站起身拿過了他的飯碗，一邊盛飯一邊

笑著補充道：“以後呀，我們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飯，你就不要客氣了，

千萬可不敢顧了面皮餓了肚皮呀！”說著，把第三碗滿滿的米飯又放

到了靳三旺的面前。

宋慶齡這一番親切而又不失自然的舉動，使靳三旺心底裡淌過一

股暖流，他感激地望了宋慶齡一眼，感到此時此刻的宋慶齡是那麼的

慈祥可親與和善，剛才滯留在心底的一點疑問漸漸地開始融化了。

就這樣，靳三旺開始在宋慶齡身邊工作了。

是夜，他一人獨住在樓下西廂房。西廂房裡有三張行軍床，其中

兩張床頭掛有中山裝、皮帶等，而床底下塞的大號皮鞋則分明是男人

們穿的，顯然，這是宋慶齡白天介紹的那兩個姓隋（學芳）與姓劉（作

鴻）的警衛幹事的床鋪了。於是，靳三旺在另一張空的床鋪上展開自己

隨車帶來的被褥，然後習慣地取下腰間的那支國產的 765小手槍，塞

進枕頭底下，這才一頭倒在了床上。這時，白天那個留在他心底的小

秘密，現在終於可以使他無所顧忌地笑一笑了：嘻嘻，宋副主席居然

還誇我的字寫得不錯呢！自識字斷文以來，這可還是頭一次有人當著

自己的面，誇獎自己的字寫得好呢！莫非自己寫的字真有那麼好嗎？

要是宋副主席知道自己在三年前還是一個扁擔橫下不識一字的文盲的

話，她還不知要多麼驚喜與奇怪呢！

1949 年 5 月，在陝西咸陽石橋那場痛擊馬鴻逵反動軍隊的一仗

中，靳三旺負傷了，住進了第一野戰醫院療傷。在住院期間，他認識

了一位劉參謀長。這是一位很有文化的英雄，當他知道靳三旺是個文

盲的時候，感到十分惋惜：“小靳呀，你年紀輕輕卻沒文化，太可惜

了。要知道全國解放後，文化比槍桿子更重要，建設新中國更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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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樣既有理想又有文化的年輕人呀。我願意在這段時間裡，當你的

老師，好嗎？”

劉參謀長醍醐灌頂式的幾句話，使靳三旺既感動又高興，他當

即拜劉參謀長為師，請他教習自己識字掃盲。劉參謀長教習文化有一

套，他採取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教習方法，把每個字寫在巴掌大

的卡片上，令靳三旺放在身邊，不時拿出誦讀默寫，過幾天，再換上

一批新的……靳三旺自己更是發奮努力，為了記住每個學過的字，他

晚上一個人就著月光，以樹枝代筆、沙地為紙，在地下練習筆劃與書

寫；就是熄燈上床了，他還不放鬆，躺在被窩裡用手指在肚皮上劃寫。

正應了那句功夫不負有心人的話，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天資聰穎

的靳三旺竟掌握了 1500個漢字的拼寫和應用。

靳三旺創造下的奇跡，使劉參謀長驚喜不已，直誇靳三旺說：“你

了不起呀，傷養好了，也掃盲了。你這哪裡是養傷呀，簡直就是專門

掃盲來著呀！”

宋慶齡在方巾巷裡斷斷續續住了 10年，又於 1959年 10月搬到北

海西河沿 8號 1居住，直到 1963年周恩來總理受黨中央委託，親自主

持在後海北河沿一座已荒廢的舊日王府址上闢出一處幽靜的花園，為

宋慶齡新建了一棟中西合璧的兩層寓所後，宋慶齡才接受周總理的一

再要求，於當年春天搬出了前海西街 18號，遷居在那裡。這就是現在

位處後海北河沿 46號的北京宋慶齡故居。這是後話。

1 清朝年間恭王府的馬號，民國初年由樂達仁堂購買，修建為現在的庭院。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後，曾為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館舍。現為北京西城區前海西街 18號郭沫
若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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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靳山旺、隋學芳（左一）、

劉作鴻（右一）合影於北京方井巷。

初到方巾巷 15號的第一夜，靳三旺依然沒有睡好，因為竊喜之餘

仍有一種難言的遺憾與不滿。說實話，自從他被組織上選派進中央公

安學院第八系學習那天起，他就發誓一定要以此為自己的人生基點，

努力工作、出色表現，待等學習期滿畢業後，分配到“五大書記”（指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的身邊去工作，從而使自己

有機會零距離地接近中央重要首長，快速得到首長的培養，實現自己

當兵時就曾立下的宏願：當上一個能指揮千軍萬馬的軍政委。然而事

與願違，如今，“五大書記”身邊沒去成，卻被組織上派到了還是非黨

員的宋慶齡身邊，雖說宋慶齡時任國家副主席，但她畢竟屬於黨外民

主人士呀！她畢竟不能像“五大書記”那樣說了算。尤其使靳三旺當

時暗生焦慮的是，他只怕在此時間呆得一長，“五大書記”身邊早就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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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了其他衛士長，到那時，只怕自己再想前去也只是一廂情願了！

自己來此的主要工作與任務，岳欣局長早已明確：保衛宋慶齡

的安全，兼任指揮調遣其身邊的工作人員與警衛部隊，維護宋宅的日

常生活秩序。至多再加上一條，那就是吸取前兩任衛士失敗的教訓，

與周邊工作人員搞好團結協作，就這麼簡單。只要確保宋慶齡的人身

安全不出任何問題，不再重蹈前兩任衛士們的覆轍，他這個任務就算

圓滿完成了，自己就可以打道回府、接受新的更重要的保衛任務了！

現在最使靳三旺煩心的是，他不清楚自己這次所執行的任務有多長時

間，一年？或是兩年？最長總不會超過三年吧？前兩個衛士加起來一

共只幹了幾年，自己總不見得會比他們長吧？但願自己盡快結束這次

警衛任務，早日回到部隊，實現自己的夙願！

然而，靳三旺把在宋慶齡身邊當衛士長與警衛秘書的工作想得太

簡單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隨著隋學芳這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

理局派來的警衛幹事的回來，他發現自己所面臨的工作還真夠繁瑣與

複雜，他要圓滿地完成這次任務還真不容易呢！

因為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來此擔任衛士長，光擁有機警的頭腦與

強健的身手還遠遠不夠，還得額外地學會一些他原本從來沒有接觸過

的、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的玩意兒！那就是當時被靳三旺視為“資產

階級那一套”的彈奏鋼琴、打康樂球、跳交際舞等。

天哪，靳三旺本是一介武夫，20 年來，除了為富人家放羊、砍

柴、挑水、打短工外，就是當兵、打仗、殺敵人，如今他除了整天面

對這些充滿“小資情調”的玩意之外，還得身體力行去學習、去掌握，

這不是趕著鴨子上架又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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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宋慶齡與靳山旺合影於大連老虎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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